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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烦恼及其限度

—— 从路内作品的“成长发展小说”特性看新生代作家的精神征候

王 宏 图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8-0124-07

摘  要   “成长发展小说”这一独特的体裁产生于 18 世纪的德语文学。它以个体的成长发展为核心，

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生活全景图交织在一起。由于中国缺乏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个

体长时期内无法在主流价值序列中占据超越群体的优先地位，这一特性导致了对展现个体心理情感

和精神成长发展的轻视。70 后作家路内的“追随三部曲”描摹了路小路及其小伙伴曲折的成长历程，

与“成长发展小说”的许多特性相吻合。但那些人物的生活貌似丰富，实则单调，一味自我复制，沦

为没有真正成长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追随三部曲”只能被视为准“成长发展小说”。这一特性

展示了路内在内的众多新生代作家共同的精神征候，而如何摆脱流行的虚无主义价值观的拘囿成了

他们呈现新的创作风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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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200433）。

问题的缘起：“成长发展小说”的前生后世

“成长发展小说”（Bildungsroman）这一术语产生于 18 世纪晚期的德国，它专指德语文学中一种特有的

小说类型，在英、法、意、西、俄等欧洲诸国文学中都无法找到完全等值的对应物。这个术语中的关键词

根 Bildungs 具有多重含义，从人格的“塑造”，到对人的“教育”，直至人的全面有机“发展”。a 对这一类

型小说的界定，二百多年来德语学界众说纷纭，跨越 19、20 两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在《体验

与诗》中的论述较具代表性，在他眼里，“成长发展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在幸福的朦胧中踏上生活旅途，

寻找意气相投的心灵，遇到友谊和爱情，陷入与世间残酷现实的交锋，在获得丰富人生经验后逐渐成熟，

找到自我，并坚定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使命。”b

由于文学传统和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并不存在与德语文学等值的“成长发展小说”。不是说中国文化

不注重个人精神人格的发展培育，人格的修炼一直是儒家伦理关注的焦点之一，修身齐家平天下是联结个

人成长与国族社稷命运的牢固纽带，然而在叙事文学领域，它没有孕育出相应的形式体裁。元明以降，除

a		有关“成长发展小说”的定义和相关阐释，本文主要参考了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中的相关论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前

言及第 1—2 页）。谷裕将 Bildungsroman 译为“修养小说”自然有其学理上的正当性；由于国内学界约定俗成的译法为“成长发展小说”，为

避免歧义，本文中采用了“成长发展小说”这一译法。

b		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第 28—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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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演义、志怪神魔之外，以描摹日常世俗生活的世情小说占据了相当醒目的位置，《金瓶梅》和《红楼

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塑造了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如张爱玲所言，“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

实的细节”。a 在这类叙事文本中，一个人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是整个宗法社会网络中的一员，与上下

左右的人们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个体的成长发展历程有时也依稀可辨，但缺乏宽裕的空间衍

化为独立的文本，而是与他人的生活交织盘缠，被镶嵌乃至淹没在家族或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毋庸置疑，“成长发展小说”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叙事形式，但并不是唯我独尊。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它

在结构形态上有着纵横两个维度：纵向维度指个体成长的线索，横向维度则是伴随时间和空间移动所经历

的广度，借此年轻人的成长旅程与时代的生活全景图交织在一起，提供一种如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家卢卡奇论及的展现“生活广阔整体性”的要求。b 然而，对特定时代生活景观的展现并没有湮没个体的主

导地位，相反为个体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而这一以个体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则是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后

西方近现代文学的主要倾向。陈晓明先生曾对此作过精辟的阐述，在他看来，“西方的小说扎根于浪漫主义

文化传统中，这就是它的观念性，以自我为中心，表现情感，表现病态的情感，表现人的精神困境，表现

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以至于是病态的和绝望的”；“如此的文学经验，都是从个人的内心向外

发散的文学。一切来自内心的冲突，自我成为写作的中心，始终是一个起源性的中心，本质上还是浪漫主

义文化”。c 它需要暂时将个体从密匝痴缠的群体生活中分离出来，赋予它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倾心聚焦其

汹涌喧嚣的内心生活的曲线轨迹，并将它们精细地镂刻出来，赋予它清晰的形式，使其演变衍化成为情节

推进的原动力。不是说外部世界可以忽略不计，变得可有可无，而是个体的生活能不依赖于后者显现在文

本之中。

由于中国缺乏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个体长时期内无法在主流价值序列中占据超越群体的领先地

位，这一特性直接导致了对展现个体心理情感和精神成长发展的简慢、轻视。在中国的批评话语中，人们

津津乐道的是那些有着宏大历史、社会叙事框架的作品，个人精神发展成长经验只能在其间充当配角，常

常无法成为叙事推进的原动力。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发展小说”受到漠视也是顺理成章的。《青春之

歌》似乎是一个罕有的例外。这部产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作品，尽管染带着那个时代浓烈的革命意识形态

色彩，但却是一部典型的知识人的“成长小说”。d 它以青年女性林道静个人成长发展为主轴，详尽描绘了

她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她最初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与大学生余永泽相爱同居，因志趣相违两人

不久分手，后来她积极投身到进步学生运动之中，最终在革命者江华的引领下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者。显

而易见，林道静个人的成长与心路历程与上世纪 30 年代前中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虽然作家杨沫并没有有意识地将《青春之歌》写成一部“成长发展小说”，不少批评家也习惯性地把它归入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范畴，但它对女主人公精神成长发展的描写、对广阔社会生活画面的展示则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别具一格，与德语文学中“成长发展小说”这一类型可谓不谋而合。

从“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国文坛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伤痕文学、反

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潮流轮番登场，而带有强烈实验倾向的先锋派文学曾一度独领风骚。到了 90 年代，中

国文学涌现出许多始料未及的优秀作品，而对个体经验与情感细致、深入的描摹，则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

一个时代，由传统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积淀而成的思维定势虽然威势赫然，但在西方文学的持续性影响下，

个人书写的空间还是得以大规模拓展，尽管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语境中，它们不再像 80 年代那样轰轰烈

烈，吸人眼球。余华于 1991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童年视角，展现少年

孙光林在“文革”时期的生活历程，他的心灵与肉体在目睹、见证莫名的苦难与死亡的惨烈经验中默默成

长。由于整部作品并不单单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父亲孙广才、哥哥孙光平、弟弟孙光明的命运与他

a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张爱玲文集》4，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 356 页。

b		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第 43 页。

c		陈晓明：《世界性、浪漫主义与中国小说的道路》，《文艺争鸣》2010 年第 12 期。

d		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4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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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可分地勾连在一起，在作品中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人物，而他本人的成长历程也没有完整地展示出来，

因而这部小说还算不上典型的“成长发展小说”，但它对家庭成员间复杂的情感纠葛的详尽描绘中还是蕴含

了诸多个人成长的元素。a

90 年代是女性书写异军突起、蔚为大观的年代，不少文本中包蕴了诸多个体成长发展的经验。陈染的

代表作《私人生活》（1995）囊括了她作品的基本主题：恋父 / 弑父情结，恋母 / 仇母意绪，女性同性之爱

以及深沉的孤独之痛，主人公倪拗拗与 T 先生变态扭曲的关系，与禾寡妇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以及与母亲

的尖锐对立便在这一阴惨的背景上徐徐展开。这一小说文本对倪拗拗成长历程的展示主要通过内在视角实

现，它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主人公丰富繁杂的精神世界，外部世界的元素几乎付之阙如，同时她最终没有走

出深重的创伤性记忆，成了与外界隔绝的“幽闭症患者”，因此没有完成自我的真正成长与提升。b

无独有偶，林白的长篇《一个人的战争》（1993）也以书写女性成长经验见长，并以“如此彻底地讲述

了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而引起文坛的瞩目。c 和《私人生活》相比，女主人公多米的成长经历显然没有那

么阴郁、惨烈，南国亚热带的阳光给它增添了些许明丽与温馨，但它依旧包含了许多幽微隐秘的元素。此

外，它的外部世界要比前者清晰得多，也开阔得多，从广西北流到武汉的大学校园，从西南诸地的旅行到

图书馆、电影厂——羞怯胆小的多米的内心成长与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交织为一体，最后她为了能顺利进

入北京而选择了嫁人成家这一途径，这一实用主义的策略为她的青春期打上了句号，但遗憾的是她的精神

成长也到此戛然而止，没有生长出更丰美的果实。

陈染、林白等人的作品从问世之初便被批评家从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等方面大加阐释，而其蕴含的成

长发展的因素不是被弃之不顾，便是语焉不详。一直到新世纪登上文坛的新一辈作家手中，个人的成长发

展经验才得到了更为充分、成熟的表现。80 后作家周嘉宁沿袭了陈染、林白等人女性写作的传统，在《荒

芜城》（2012）、《密林中》（2014）等作品中以同辈人罕有的勇敢和坦诚，深入细致地展现了男女情爱关系

中的疲怠、荒枯、焦灼和对抗等极端经验。d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和陈染一样，她过分专注于女主人公内心

世界的展示，外部世界的图景显得零散、狭仄，离“成长发展小说”对叙述横向维度的要求尚有距离。相比

之下，作家路内在近十年内推出的“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和《天使坠落在哪里》）

描摹了主人公路小路及其小伙伴在上世纪 90 年代至世纪之交曲折的成长历程，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

收获；而文字功夫的精到成熟，酣畅淋漓而又妙趣横生的叙述，细节处理的饱满逼真，亦充分展现了路内

作品卓越不凡的内在品质。更为重要的是，“追随三部曲”与“成长发展小说”的许多特性相吻合。本文试

以它为对象，从“成长发展小说”的视角，解析文本中青年主人公艰难的成长发展历程，并以此透视新生代

作家特有的精神气质。

所有心爱的事物化为尘土：路小路们成长的烦恼

上世纪 90 年代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渐行渐远。和 80 年代相比，它缺乏那一份诗意的光晕和浪漫的华彩，

但它却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体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真正的断裂和分化从那时才开始。如果说 80 年代

只是一阕充满期盼、焦虑与伤感的序曲，那 90 年代才开启了雄浑悲怆的交响乐正章——而这正是“追随

三部曲”中主人公路小路及其小伙伴们成长的年代。三部曲的第一部《少年巴比伦》详尽记述了路小路到化

工厂做学徒工的经历。在 90 年代中后期国企分流下岗潮之前，它还葆有着传统计划体制的许多优势，路小

路一头扎进了这个小世界：它骨架虽在，但已摇摇欲坠，反正从上到下都是国家的雇员，大事小事一心想

着揩公家的油，根本无心无意拓展新的路径。它从里到外散发着腐朽没落的气息，但已嗅闻到那改革大潮

将临的气息：躁动、焦灼、任性。从师傅“老牛逼”，到六根、长脚等同伴，路内以幽默风趣的笔法向读者

a		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下），第 317—318 页。

b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52 页。

c		陈晓明：《跋：记忆与幻想的极限》，收入林白作品集《致命的飞翔》，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年，第 356 页。

d		王宏图：《身体的飞翔与沉落——从林白〈北去来辞〉到周嘉宁》，《文艺争鸣》2015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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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一幅 90 年代产业工人鲜活的群像图，他们粗鲁而又率真，丰沛而备受压抑的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不起

眼的角落闪烁。而路小路与厂医白蓝间的姐弟恋像是生长在这一嘈杂混沌土壤上的蓝花，犹如昔日浪漫派

的图腾，向人们允诺着地平线外某个奇异的世界。他们俩在地震之夜结成正果，但好景不长，白蓝考上了

研究生，便先行辞职离开了工厂，数年之后又因结婚而移居海外。到了作品的后半部，先前沉滞的时间骤

然间加速，新厂长的到任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往昔貌似坚固的生活方式刹时间轰然倒塌，伙伴们风流云散，

路小路厮混的好日子已到了头，他不得不白天黑夜倒三班，最后以离职告终，就像他感慨的，“那一年仿佛

世界末日，所有心爱的事物都化为尘土，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尘土之上，好像一个傻逼”。a 青春的狂热至此

挥霍殆尽，路小路伫立在一片焦黑的废墟前，所有的希望化为泡影，面对着身后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数码

化也越来越严苛无情的新世界，伤感之余，彷徨迷惘，找不到突围逃脱的路径。

到了第二部《追随她的旅程》中，主人公的名姓依旧是路小路，虽然处于同一时间段，但其经历与前

一部作品大相径庭，仿佛他有了一个变体，一个孪生兄弟，在异度空间中经历了第二人生。尽管同处戴城，

同样弥漫着化工厂腐蚀性极强的气味，但它的重心落在路小路与于小齐、曾园两位少女奇特的情感纠葛上，

其间少男少女间的群殴掐架在前台招摇而过，吸人眼球。和《少年巴比伦》相比，它的标题直接标示了三部

曲寻觅探求的主题，路内在全书的“引子”中曾谈到古典神魔小说《西游记》，唐僧悟空师徒西天取经无疑

是一场寻觅的旅程，漫长而充满了不计其数的曲折艰辛——这一主题直接启示了路内，他接着感言：“爱和

死，都是浓缩的结果。寻找则是一种稀释。寻找，就其本质来说，游离于爱和死之外，它所具备的神话逻

辑总是使之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但有时也会坠落，被引力撕裂，成为徒劳的幻象，成为爱和死的奴隶。”b

这段话读来不无玄奥，晦涩难解，但也表明了作者对寻觅意义的思考与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用自己

的作品为他那一代寻寻觅觅的人们矗立起了一座纪念碑。

在空间场域上，《追随她的旅程》比《少年巴比伦》更为广阔多样，它不再拘囿于化工厂区内外，而是

延伸到大中学校园、餐馆、医院，地理方位也从戴城辗转到邻近的莫镇以及上海。如果说路小路和白蓝的

爱情犹如夏日的小夜曲，绽放出了虽短暂却绚丽的花朵，他和于小齐、曾园的情感纠葛则是若即若离，似

连实断，充满了酸涩与无奈，连瞬间的甜蜜都没享受到。他的铁杆哥们杨一的境遇也是同样的落魄潦倒，

这个尖子生虽然考上了上海的大学，但早恋不果，颓唐沮丧，最后铤而走险，和路小路一起半夜里拦路打

劫，抢了女生的 20 元饭票，离落草为寇只一步之遥。至此，追随寻觅的旅程成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

喜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书开首，有段话真切地描绘了路小路踏入社会前的心境：“当时有一种很真

实的错觉，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

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天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估计死了以后上天堂，

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c 至此，昔日一腔青春的豪情最终化为一缕苍凉的回声。

到了第三部《天使坠落在哪里》，杨一被易名为杨迟，成了与路小路并驾齐驱的主角，很多时候风头甚

至盖过了后者。他毕业后遵父命返回老家戴城，进了农药厂工作，而他到异乡奔波推销讨债的奇遇则成了

全书的主干线索之一。如同欧洲近代的浪流汉体小说，它将大量浮光掠影但也繁复多彩的社会场景容纳其

间，并且穿插进了大量夸张的喜剧闹剧场景。无独有偶，路小路的遭际也比三部曲的前两部来得复杂。时

光荏苒，恰逢 90 年代中后期国企下岗潮，寻得一份称心合意的工作变得异常艰难。从化工厂辞职后，他先

是去上夜大，后又到游乐园开飞碟。短短几年，在那个“崭新而腐朽”的年代，他走马灯般地换工作，从全

球连锁的炸鸡店，到自谋生路摆摊卖黄色碟片，再到婚妙店打工，几经折腾，也未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

杨迟也是东南西北疲于奔命，在经历了一场绑架的噩梦后，回厂后竟被上司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在世纪

之交来临之际，路小路和伙伴们感受到了莫名的失落，他们被彻底边缘化，沦落到底层，罕有翻身的希望，

下面这段话袒露了路小路的真实心境：“每当我想到自己二十七岁那年冬天会迎来世纪末，就觉得一切都可

a		路内：《少年巴比伦》，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年，第 290 页。

bc		路内：《追随她的旅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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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了。据说那一天是世界末日，事实上没有人相信。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的脸上，我看不到任何关

于世界末日的担忧。在遥远的时代，世界末日曾经是庄严的，人们信神，信命运，但是当末日逼近眼前时，

时间已经提前消耗了它的能量，它变成一个玩笑般的誓言。事实证明了，它的确是个令人亢奋的、玩笑般

的誓言。”a 显而易见，他用戏谑、冷嘲的语调排遣内心深处难以愈合的痛楚和绝望。无论有多少缺憾，路小

路和他的伙伴历尽艰险，功德虽不圆满，终于走完了成长的道路。

此外，路小路和小学同学宝珠间的情感纠葛一路写来摇曳多姿，温婉多情，几乎成了全书灰蒙蒙背景

上仅有的亮色。宝珠初次出场时，读者难以料想到她日后会在路小路的生活中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全书

临近尾声之际，路小路和婚妙店老板的亲戚马汉去上海讨债，在返回途中，马汉竟然谎称被抢，并反诬路

小路私吞钱款。在一个荒僻的货运站中，路小路一时间无处可去，陪伴他的只有宝珠。背对着荒谬、疯狂

的世界，两个人的心灵刹时间紧紧贴合在一起。如果说路小路在一路闯荡中输得惨不忍睹，但他至少还有

宝珠，还有两人间那份虽卑微但却坚实、弥足珍贵的感情。就在那一瞬间，在路小路眼里，她犹如引领他

步入天堂的天使，足以陪伴他度过余生。

路小路们成长的限度

细读之下，不难发现，从横向维度着眼，“追随三部曲”展现了 90 年代初至世纪之交十年间中国社会

嬗变的广阔画面，它以戴城为核心向外拓展，遍及社会多个阶层，在空间场域上从工厂、学校到商铺、福

利院，并羼入了诸多生猛无比的市井生活场景。而从纵向维度看，路小路一波三折的遭际以风趣幽默的笔

法写出，从初涉人世的懵懂无知到悲喜交加的遭历，几经磨难，蜕掉几层皮，终于长大成人。至此，路小

路们抵达了其成长发展的极限。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飞升，有的只是繁杂的

生活经验的机械累积，对众多无法诉诸文字的潜规则的体悟，以及从父辈或同龄人那儿习得的应对各种情

境的实用技巧。 

不可否认的是，路小路们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密不可分。但外部世界繁杂的变化塑造了他们

的行为，但无法对他们的内在精神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他们身上，除了伤感、迷惘等情绪外，人们看到

的更多是普通人出自生存本能衍化而出的混世哲学和所谓的生存智慧。这些主人公也曾四处寻寻觅觅，但

变现出来的只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滑行，沿途风景杂多，眼花缭乱的世界让他们失望、沮丧乃至绝望，但他

们内心缺乏坚实的人格力量来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缺乏敏锐的反思，无法通过持久的修炼，培育出更为

健全的人格，在理想和现实间进行调整，以期臻于更完美的境地。由于缺乏向上的驱动力和有效的通道，

路小路们的生活成了貌似丰富实则单调的自我复制，成为没有真正成长的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追

随三部曲”是一部准“成长发展小说”。

用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的一番话，人们不难窥见路小路及其伙伴内在心性中根

本性的缺陷：“你缺少一个融会贯通的整体感觉，这种感觉，只能靠心智去发现、理解和求得。你感觉不到，

在人的内心，活跃着一颗向善的星火；它即使得不着养料，未受到激发，深深地埋藏在了日常琐屑需要和

漫不经心的灰烬下面，却久久不会、甚至永远不会被窒息。你感觉不到内心存在任何能吹燃这星火的力量；

你心胸狭隘，没有滋养这复燃星火的丰富蕴藏。你受着饥饿的逼迫，讨厌生活中的种种不舒适；可你看不

到，任何职业都面对着这些敌人，你只能以乐观与平和的心态，去将它们克服战胜。你渴望进入一个平庸

的职业的圈子，这很好；否则，又有哪种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工作，你能胜任呢？士兵也罢，政治家也罢，

牧师也罢，只要有了你的思想，同样会找出许多的理由，对自己职业的蹩脚发出抱怨。是的，不是甚至还

有一些人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感觉，视整个凡人的生活与存在为虚无，称生命轻似尘埃，活着是受不完的罪

吗？”b 这可谓人格的残缺，中国古代儒家倡导推崇的修身养性之道在百年时代变局中消失殆尽，新的年代又

a		路内：《天使坠落在哪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年，第 315 页。

b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杨武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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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烦恼及其限度

没有孵化出汲取传统和外来文化精华的修养心性的方式，全社会沉沦在对五花八门的功利主义目标的追逐

中，人的内心世界成为被抛弃的荒地，而路小路们只是这庞大的人群中的一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这部“成长发展小说”的代表作是如何来处理主人

公迈斯特的成长经验的。这部作品立意高远，旨在探索人生的价值和目标，但并不是一部枯燥乏味的说理

之作，而是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从作品的横向维度上看，歌德有意识地借鉴了 17 世纪格林美尔斯豪生

《痴儿西木传》等巴洛克小说的套路，通过迈斯特的漫游经历展示出 18 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色彩斑斓的画

卷。出身于富商之家的迈斯特从小迷恋戏剧，与女演员玛丽安娜相恋，后因误会而与她分手。他在遭受了

这一情感打击后一度埋首商务，但终因厌恶商业而投身戏剧。自此他走出了小世界，走向了外部的大世界。

他加入过四处漂泊的流动剧团，后出资筹建剧团，最后发现自己缺乏戏剧天赋而放弃演艺，并加入到秘密

会社“塔社”。在这纷繁多样的人生历程中，迈斯特经历了情爱的历练，最后与娜塔莉喜结良缘。值得注意

的是，迈斯特具有强大的反思能力，不是单纯地耽溺于各种内心体悟，而是不断寻觅完善自我人格和追求

更完美人生境界的途径。到作品结尾，他祛除了原先庸碌的市民气，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新人，正如全书

收尾时一个伙伴借用《圣经·旧约》故事对他说的那样：“您完全不必为过去的事情不好意思，就像人不用

为自己的出身羞愧一样。其实那些时候也并不坏。我现在看见您忍不住好笑：您让我觉得就像基士的儿子

扫罗，他出去寻找父亲走丢的驴子，结果却得到了一个王国。”a 而歌德本人在谈到这本作品主旨时曾说：“人

尽管干了各种各样的蠢事，陷入各种各样的困惑，但是只要有一只高高在上的手给他指引道路，他就会达

到幸福的目标。”b 这一孜孜追求人生价值与意义的主旨，与其另一部代表作《浮士德》可谓异曲同工。

面对路小路们“成长的限度”，自然可以从多角度加以解释，中国和西方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差异便是一

种，路内的夫子自道加强了这一阐释：他说到《西游记》时，曾认为唐僧师徒结伴取经，“在此寻找的过程

中，乃至到达天路之终，作者从未试图改变这四个人的人生观。他们就这样带着缺陷成为了圣徒，他们和

《天路历程》不同，和《神曲》不同”。c 感喟之余，人们要问的是，难道仅仅只是中西文学传统的规约，导

致了路内笔下的路小路们的生活成了没有成长的发展？

虚无者的舞蹈

在今天，虚无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生活准则，也不再是一种羞于表达的哲学，而是成了一

种时髦的生存智慧和策略，一种弥漫性的精神氛围，一种已丧失特异性的标签。从上世纪 70 年代北岛高声

喊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那一刻起，它已在空气中悄然萌动，并像玄奥的谶语，应

验为真，逐渐人们趋之如鹜，蔚为大观。时至今日，有人如果宣称坚信某个理念、某个主义，倒成了一件

稀罕事。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并没有引起多大程度的恐慌，反倒演变成了一场全民的狂欢，

人们似乎急不可耐地卸下不堪重负的意义、目标等宏大而抽象的词语，投入眼前触手可及、鲜活的生活之

流。用美国学者艾伦·布卢姆的话来说，就像美国人吸纳老欧洲大陆阴郁悲观的哲学那样，“这是一种有着

快乐结局的虚无主义”。d

对于 90 年代和新世纪前十年成长起来的、被冠以“70 后”“80 后”标签的新生代作家，虚无主义成了

一种天然且唾手可得的精神财富。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遇到过众多的困惑、迷惘，进行过种种探寻和

挣扎，杨庆祥的《80 后，怎么办？》一书之所以能激起很多人的共鸣，正在于它道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在一

个日常生活日益数码化格式化、阶层日益固化的年代，他要处理的尖锐问题是“用何种方式来处理个人与

日益‘规定化’生活情境之间的关系”。他描绘了新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

的有效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

a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 524 页。

b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1825 年 1 月 18 日，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 112 页。

c		路内：《追随她的旅程》，第 1 页。

d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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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

滑’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和他者。”a

而这种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在路内的“追随三部曲”中路小路及其伙伴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路内小

说风格的一大魅力便在于从头至尾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幽默感，这一风格与主人公骨子里渗透的虚无主义情

愫恰相吻合。你可以将路小路们在成长历程中的种种表现视为底层人物生生不息生命力的体现，也可视为

人类生活的寓言式表现，他们在困厄、悖谬的环境中从容应对，游刃有余，其生存的韧性让人感佩。然而，

整个三部曲更像是一组虚无的舞蹈，“其最显著的表现并不是缺乏坚定的信念，而是本能或情欲方面的混

乱。人们不再相信灵魂中多变而相互冲突的各种倾向有着自然的等级，用来替代自然的传统也已崩溃。灵

魂变成了一个定期变换节目的剧团使用的舞台……他们现在的作为不过是在各种平庸的激情中胡打乱闹，

就像一个颜色单一的万花筒”。b 从这个意义上说，路小路们经历的没有成长的发展也是势所必然，也不单

是中国文学缺乏关注个体精神的传统的影响——它们是新一代作家精神状态的投射。

然而，这种虚无主义的姿态难以持久。它像一种醉酒后的飘飘然的感觉，如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

所言：“醉狂终究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冷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地降临大地。这种在劫难逃的焦虑必然导

致人人处于末世的感觉——此乃贯穿现代主义思想的一根黑线。”c 这一审美主义的生活态度无法在长时间

内为人们提供价值的源泉，人们仍然需要寻找生活的支撑和精神上的意义，杨庆祥也揭示了虚无主义的这

一窘境：“除非成为一个自我放逐者，否则，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脆弱而无效的。大多数人不会自我放

逐，也不甘心被社会放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偶像，寻找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表达自我的方式。”d 对于新

生代作家，这既是挑战，也是激发创作激情的机会，正如布卢姆所说：“严肃的生活意味着充分了解这些选

择，极其认真地思考这些选择会让人面对生与死的问题，会使他充分认识到，每一种选择都有着巨大的风

险，必然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这正是悲剧文学的意义所在。它清楚地表达人们渴望或许也需要的一切

高尚事物，揭示出它们不能和谐共处的情形是多么令人难以承受。”e 而新一代作家能否从虚无者的舞蹈中走

出，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他们摆脱创作的惯性和思维的定式，汲取别样的精神资

源，他们有极大可能孕育出新型的作品，展示出新的精神风貌。

（责任编辑：张 曦）

ad		杨庆祥：《80 后，怎么办？》，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年，第 86、27 页，第 34 页。

be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第 110、182 页。

c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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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Mental Symptons of New Generation Writers in Terms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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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genre, Bildungsroman, in modern German literature, the paper 
makes an overview of similar texts in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ncentrates on the 
course of growing up concerning those protagonists in Lu Nei’s trilogy, Pursui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features shared by Bildungsroman in German literature and Pursuit, major figures in Lu Nei’s trilogy 
lack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lives can be regarded as a series of repetition on the same plane. 
In this sense, Pursuit is something of quasi-Bildungsroman. This tendency highlights certain syndrome 
shared by many new generation writers, including Lu Nei. And, how to cast off the burden of nihilism is 
the key to their treading on uncharted territory i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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